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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在文明与天性间徘徊
姻本报记者 洪蔚

培养青少年“权利意识”
姻本报记者王剑

【核心阅读】
我国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童心

说》一文中写道：“童心者，绝假纯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然而，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

中，良莠杂陈的信息传播、功利化的
教育思想，使孩子们早早地形成了成
人化的心态和行为。童心被异化，童
年逐渐只剩下年龄意义而失去了本
质上的纯真与欢乐。
这一切，该由谁来负责？

罗大佑在《童年》一歌中唱道：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着长大的童年。眼看就要放暑假
了，如今的家长，很多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而不知不觉间，两代人的假期似乎有了很多不同……

暑假还没有开始，很多中小学生的暑假已
经被“包办”了，各种暑期培训班，和天气一起，
迅速升温。根据西安一家媒体报道，近八成的
中小学生，今年将在培训班度过暑假。

回顾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对孩子们来
说，似乎也充满了遗憾，很多孩子收到了昂贵
的礼物———衣物、玩具，或收到了有意义的礼
物———书籍，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收到那份
他们最想要的礼物———尽情玩耍。据统计，尽
管今年六一那天赶上了周末，然而还是有四成
的孩子在培训班中度过节日。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

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道彩
虹”，渐渐地，罗大佑歌曲中那种童年的清新与
单纯，已经淡出了孩子们的生活……

“快累死了”的童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旁听了一个 5岁的
孩子和一个 7岁孩子的对话：5岁问：“你几岁
了？”7岁说：“7岁。”5岁羡慕地说：“我要是像
你这么大就好了！”7岁沮丧地说：“像我这么大
有什么好？！我都快累死了！”
教育家杨东平曾发表过一个引起热议的

观点，奥数之害甚于黄赌毒：“原因很简单，因
为黄赌毒之类受害者少，影响的是极少数所谓
的‘问题学生’；而奥数班、培优班之类，大面积
覆盖学校教育，堂而皇之地绑架了大多数学
生，尤其是所谓的好学生，贻误、伤害着整整一
代少年儿童，当然情节更为严重、性质更为恶
劣。”

对 103 名小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一
周要去几次培训班”的调查中，近三成受访者
表示“3次”，不用上课外培训班的受访者不到
两成。

对于“每天可自由支配时间”，超过三成的
受访者称“不到 2个小时”，四成多的受访者称
在“2~3小时”，能有“5小时以上”自由支配时
间的仅一成多。

一位孩子的母亲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其实我很不想让贝贝也上什么培训班，弄得
他很累，我也很累，但别人的孩子都去了，我又
担心，万一这些东西真是有好处，贝贝不去怕
他以后吃亏。”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是目前各种培训

班常用的口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
大多数家长不敢不去的忧虑。
正在升温的暑假培训班，以各种名目将中

小学生的暑期日程排得满满的，据调查，小学
生的暑期班还比较轻松，大多家长给孩子报的
是一些“琴棋书画”类的兴趣班，而中学生的暑
假则更加辛苦，面对压力更大的学业竞争，他
们暑假大多上的是语文、数学、英语等补习班。
于是，有人将暑假称为孩子们的“第三学期”。
一位 4岁孩子的家长，已经对未来表示了

担心，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我们家楼下
有一所中学，大一点的学生天天晚上 10点，甚
至 11点才背着书包回家，看着他们我就害怕，
担心果果早晚也有这么一天。”这位家长现在
已经开始盘算：“是不是将来送果果出国，去在
加拿大的伯父家上中学？”

在天性与未来间选择

早在 1597年，莎士比亚曾描写过一个背
着书包上学的男生，“哼哼唧唧”“行路像蜗牛
一样，不情愿去上学”。
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

一书中提出，“童年”的概念并不是随着人类文
明的诞生，自然而然地诞生的。在古希腊文明
中，无论从词汇，还是从艺术、思想中，都找不
到对“童年”明确的界定和描绘。一直到中世
纪，欧洲很多国家的语言在表达“儿童”时，或
是在年龄上界定不清，或是只表示某种亲属关
系———儿童被看做“微缩版的成年人”。
在童年的意义上，印刷机起着决定性影

响，波兹曼写道：“到了印刷术步出摇篮之时，
童年的概念也已经进入了摇篮。”印刷术带来
的是知识的迅速传播，在印刷术发明后的 50
年里，共印刷了 800多万本书。

随着人类的阅读实践，成人和儿童区别也
越来越大，渐渐地人类对儿童的认识也从“微
缩版成人”演变为“未来的成人”。于是，儿童被
认为应该学习认字，初级学校随之迅速发展起
来。
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儿童越来越被看做

“珍贵的资源”，看做“培养和教育的对象”，甚
至有学者提出儿童的头脑不过是一块“空白的
书写板”，通过教育可以随意书写。
到了 19世纪中叶，更人性化的学者开始

思考儿童作为“文明”和“自然”的产物，哪一个
更重要。法国思想家卢梭，把儿童比作“野生植
物”，认为他们的生长是有机和自然的，不应被
看做是“文明的产物”，被文明造就。

19世纪的最后一年，人类对童年概念的认
识，终于走向成熟，并影响至今。1899年美国教
育家约翰·杜威在《学校和社会》一书中指出：
儿童的需要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未来
是什么来决定。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成人
必须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他（她）现
在必须解决什么问题？
与杜威同时，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在 1899

年出版了《梦的解析》，这两本书都强调了儿童
的“天性”和“未来”，也就是“自然”和“文明”必
须得到同等重视，才能既避免成年后的人格分
裂，又实现文明的要求。

平凡的心态平凡的人生

英国教育家伊迪斯，在对中国儿童进行多
年观察后，感叹说：“中国孩子是最辛苦的一
族。”
几年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发布一份

《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生活意识比较研究》，研
究显示，在 4个国家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最不
甘于平淡，最不满足于过普通的生活。这不仅
和升学压力有关，还和我国的教育理念有很大
的关系。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介

绍，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

近些年来，这种状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增
加的趋势。孙云晓认为，儿童课业负担过重既
是受家长“望子成龙”思想的影响，也是迫于现
实竞争的压力。“许多父母相信高学历就有好
就业。为了进好大学，竞争被提前到了高中、初
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在伊迪斯看来，中国孩子累，是因为“家长
在培养子女成才方面似有迫不及待的功利主
义心态”。但是，“很多孩子既没有成功，也没有
犯罪”，一位中国家长在深思后痛心地指出：
“他们没有走向两个极端，但是他们一辈子都
被规束着，生命的力量消耗在一种焦虑、等待
和一种被动的状态中，这一点让人很遗憾。”

然而，限于中国国情，人才选拔目前还在
遵循淘汰原则，学校必然实行选拔教育，即培
养精英中的精英，只要这种现状存在，“童年的
竞争”必定是激烈的、违背儿童天性的。有人指
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彻底地把“人口包
袱”变成“人才资源”，让每个平凡的人能焕发
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制
度调整的过程。

而“还给孩子一个平凡的人生”，是目前很
多“自觉”的家长们，正积极思考并实践的。身
为家长，天津美术学院曹建国表示，“孩子幸福
的人生取决于家长平凡的心态”，从孩子的角
度讲，家长给他们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也
许要比使他们成为社会精英更幸福。他在一篇
文章中质问道：“对家长来说，把自己的理想和
目标强加给孩子，在无私的背后有没有自私的
成分？”

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一个 9岁孩
子的父亲，面对漫长的假期，他对孩子的安排
很简单，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就让他玩
吧，孩子的工作本来就是玩耍。“他能健康、快
乐地长大就好。”

罗大佑在《童年》的最后唱道：盼望着假
期，盼望着明天，盼望着长大的童年。如今的家
长，很多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回忆起自己的
童年，他们会不会像教育家杜威建议的那样，
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

与父母辈的童年相比，现在的
孩子们少了玩耍的时间和与同龄
人亲密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孩
子过早地进入成人世界的生活。这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乃至他们一生
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家庭、学校和
社会在保护儿童方面需要关注哪
些方面？《中国科学报》就以上相关
问题采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
《中国科学报》：现在孩子的童

年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孙云晓：最大的变化是现在孩

子们的活动中心由户外转到了户
内，互联网和高科技媒体技术的兴
起使当代的孩子普遍被电视、电
脑、网络等强烈地吸引，成为了“网
络时代的原住民”。这是和过去的
儿童相比最大的差别。

由于技术的进步，孩子们的视
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过去的孩子
们看到的都是自然的、现实的世
界，而现在的孩子们看到的是无限
大、无限丰富的世界。过去孩子们
的游戏是面对面的、人数有限的、
亲近自然的，而由于网络的普及，
现在的孩子有条件在虚拟的世界
中游戏和交往，这些环境和社会因
素造成了现在孩子的童年与过去
的孩子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物质条

件丰富了，反而有很多儿童不快
乐？

孙云晓：导致儿童不快乐的
最大原因是课业学习的压力过
大。父母对儿童的过高期望，激
烈的升学竞争使得孩子们成为了
“学习的奴隶”和“学习的机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14 年的对比调查数据显示，
十年前，全国的中小学生中有近半数学习超时，睡
眠不足，而现在这个数据上升到近八成。过大的学
习压力和无法保证的正常休息活动时间让现在的
孩子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网络时代虽然极大地拓展了孩子们的视野，但也
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他们的生活。儿童的天性需要玩
耍，需要面对面的同伴交往。而现代电子化的生活方
式一方面使儿童无法抵御网络的诱惑，另一方面又违
反了他们的天性，这种矛盾成为现在孩子们生活中一
个很大的困扰。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童心”？现在的很

多动画片和儿童文学作品比较成人化，对此您怎么
看？

孙云晓：所谓“童心”就是儿童天性的表现，好的
动画片和儿童文学作品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儿童的天
性。任何以成人化的面貌出现的儿童作品都是对儿童
的伤害。“成人化”是儿童成长的灾难，会使儿童未老
先衰。儿童时代有它独特的价值，是一个人生命的需
要和精神成长的条件。
《中国科学报》：现代社会有哪些因素令孩子们过

早成熟？
孙云晓：美国的学者认为电视的时代就是没有童

年的时代。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在《童年的消
逝》一书中认为：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
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
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
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 10岁
孩子的智力水平。电视时代的致命问题是模糊了成人
与儿童的界限，很多儿童每天看的是成人节目，这是
导致现在的儿童过早成人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过
去的媒介传播不发达，成人有成人的获取信息的渠
道，而儿童有儿童的信息获取渠道。可以说，印刷品将
儿童和成人分开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过去的很多
孩子对“小人书”的印象很深刻。而在电视时代，成人
看的电视节目非常吸引孩子，而孩子对此又很难理解
和消化。

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对孩子的过早成人化也应
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本身
就非常容易成人化，因为他们生活在成人的环境
中，没有同伴。而对儿童来说，最好的伙伴一定是同
龄人。

生活在一个成人化的社会，儿童要保持“童真”就
变得非常困难。在这样一个时代，学校、家庭和社会要
有一种“捍卫儿童”的意识，尽量为儿童之间的交往创
造条件和机会，让孩子们玩适合他们的游戏。社会要
更多地为孩子们制作适合他们的书籍和电视节目，这
些都是对儿童的保护。
《中国科学报》：如何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
孙云晓：从宏观的方面来说，儿童想象力和创造

力的发展首先受到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的
影响。此外，社会氛围是否宽松，儿童所接触的读物和
其他传媒是否提倡敢于大胆想象，都会影响儿童想象
的积极性。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却鼓励顺从、
听话，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不鼓励竞
争、冒尖；鼓励稳妥、可靠，不鼓励异想天开；鼓励儿童
把成人的兴趣当做自己的兴趣，不保护和激发儿童天
性中潜在的兴趣和求知欲。这些无疑会束缚儿童的想
象力。教育中，教育者是否重视想象力的培养，给儿童
提供想象发展的空间，都会影响儿童想象活动的开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试教育也是阻碍儿童想象力
和创造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首先要保证
孩子们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这是儿童生理发育
和心理健康成长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学校和家长要
尽量给孩子，特别是低龄儿童自由玩耍、独自探索、观
察大自然、动手操作的时间和空间。社会则应该举办
更多符合儿童成长发展规律的文艺体育、科普展览等
活动。给孩子更多“做孩子”的机会，这样才能更好地
保护儿童的天性，也会对他们一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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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曝光了不少校园
性侵案。青少年保护和青少年权益问题引发社
会的高度关注。当今社会，如何保护孩子，为他
们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围绕这个问
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 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中国科学报》：最近媒体曝光的近 10 件

校园性侵案中，有不少学生都是长期被伤害。
为什么迟迟未能发现？

熊丙奇：在美国，学生上学的第一课，老师
就会告诉学生，在群体生活中，不要伤害别人，
也不要让别人伤害自己，教学内容具体到身体
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让别人触碰的、哪些是自己
的隐私。这样的教育，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上
有“坏人”，也是在说，自己若不遵守规则也会
变为“坏人”。这是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引导学
生形成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知道自己有怎样
的权利，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有哪些与
权利对应的责任和义务。

而我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这方面
都比较缺失。有不少家长告诉孩子，在学校里
要听老师的，要相信老师是为学生好。在这种
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自身权利意识会比较淡
漠。教育要引导学生向善，但不等于不告诉学
生现实中的不端现象。另外，无论老师还是家
长，都喜欢从学生那听到“美好”的答案。比如，
我们问孩子：这个同学见义勇为的行为高尚不
高尚？这样提问题，就是想得到“高尚”的答案。
可孩子完全可能有不同意见，比如应该先保护

自己，有能力才去见义勇为。由于教育者总想
得到一种“正反馈”，所以孩子在与老师、家长
交流时，会“过滤”那些家长、老师认为不好的
东西，选择性地说一些“好”的东西，导致学生
只能在暗地里谈论此类话题，不敢告诉大人自
己的想法。

其实，性教育是基本的生活教育,其中一个
重要内容就是让孩子懂得自我保护。由于学生
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不敢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坏事”告诉家长，担心被惩罚，肇事者也深谙
此道，威胁孩子不能说出去，导致性侵案往往
发生很长时间才被发现。这种情况在农村、基
层学校尤其严重。

如果孩子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人身
权、隐私权等），知道自己的权利是有可能被他
人侵犯的（老师有可能、同学有可能，家长也有
可能），知道被侵权之后应立即报警，以保护自
身权利，同时惩罚侵犯自身权利的人，那么，侵
权行为将不至于如此猖獗。
《中国科学报》：从法律上如何对此类事件

加以防范？
熊丙奇：从法律上加强防范包括两个方

面，第一，要让现有的法律法规全部落地。我国
现在已经有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从
《教育法》到《义务教育法》再到《未成年人保护
法》，都明确规定了保护学生的学校责任、社会
责任、家庭责任，以及司法责任。但现实中，不
管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以及司法机构，对学生
的权益保护都做得不到位，即这些法律法规仍

没有落地。
第二，结合现实社会的发展，针对多起校

园性侵案、侵权案，应该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完善，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要保护
学生的权益，要做到教育和保护相结合，不能
侵犯学生的人格尊严，不能有体罚和变相体罚
学生的行为等等。可是，对于教师虐待儿童，
《刑法》却没有虐童罪———“虐待罪”只适用于
家庭成员，由于没有相应的虐童罪来追究相关
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因此，校园发生虐童事件
之后，只能用寻衅滋事罪来追究责任，这是很
不严肃的。

性侵案涉及法律，应该由司法机构介入调
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但学校
往往认为这是影响面子的事，为了防止事情曝
光，往往进行内部处理、淡化处理或者不了了
之，因此就纵容了性侵案的接连发生。
《中国科学报》：学校内部如何从制度上杜

绝此类事件发生？
熊丙奇：首先，要依照国家的教育法律法

规来清理学校内部现有的“土校规”。现有校规
的制订都不够严谨，甚至有的校规是变态的、
侵犯学生权利的，比如规定高中男女生在一起
交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男女生不能单独待在
一起等等，这其实是“变态”的、不尊重学生权
益的校规。我认为，校规应该根据现有的法律
法规中关于保护学生权益的具体条款进行修
订，不能与现行法律抵触。

其次，学校在制定校规时，应该听取学生

家长的意见，校规不能只由学校行政单方面制
定、想出台什么样的校规就出台什么样的校
规，如果行政力量过大，就会导致以行政的手
段出现的侵权行为，
《中国科学报》：如何教孩子学会保护自

己？
熊丙奇：应该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细节当

中来做。例如，在学校这个层面，我们在谈到学
生权益保护时，更多的只是教育学生要遵纪守
法，但没有指导性的、可以落地的实施行动细
则。我建议，应该在学校的校规和学生守则中
告诉学生一些细节，比如哪些部位不允许别人
触碰，当被侵犯时应如何反应等等，让学生有
自我保护的意识。

现在很多学校已经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
性，但在落实的时候，老师和学校都认为讲这
个问题很难为情，扭扭捏捏说不出口。其实性
教育和其他学科教育是等同的，同样具有科学
性，学校和教师应该告诉学生身心的变化、情
感的困惑，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要懂得自我保
护。同样，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也不能回避某些
教育，包括性教育。

总之，教育应该落到育人这个层面，而不
仅仅是把学生培养成学习的工具。我们的教育
要关注学生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人格教育、
心理教育，而不仅仅只是围绕着知识教育而展
开。先让学生懂得保护自己、懂得生命的尊严、
懂得自立自强，然后才有可能让他们真正地健
康成长。

生活在一个成人化的社会，儿
童要保持“童真”就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样一个时代，学校、家庭和社
会要有一种“捍卫儿童”的意识。

教育应该落到育人这个层面，而不仅仅是把学生培养成学习的工具。我们的教育要关注学生
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而不仅仅是围绕着知识教育而展开。

熊丙奇 孙云晓


